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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旨在探討俞樾的《右台仙館筆記》，思考書中有關中外異聞的接受與理解，解析

其存錄、評述、追憶三種敘事策略，探究相關書寫動機及其對志怪敘事的承續和轉化。本

文首先探討俞樾對於日本異聞的接受和錄存，如何將外來異聞與自身的學術體系結合，表

現出對外來文化的吸納和轉化。其次則分析俞樾面對地方風俗和民間信仰，通過紀錄、引

證與評述，展現了批判性認識意義。最後，論述俞樾在《右台仙館筆記》中通過回憶親族

和故鄉的鬼魂敘事，表達對親人的懷念與情感意涵。本文認為，俞樾在《右台仙館筆記》

中透過異聞錄存、風俗批評與親族追憶三種策略，不僅承續傳統志怪文類，亦融合外來文

化與個人情感，展現出創新的敘事特質與情意表述。 

 
關鍵詞：俞樾、《右台仙館筆記》、異聞、憶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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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景薄桑榆，精神日減，無復著書之志，惟時作雜記，聊以消閒。 

──清‧紀昀：《灤陽續錄‧序》1 

 
作為晚清經學大家的俞樾（1821-1907），向以其學術思想成就名世，王汎森從俞樾〈病

中囈語〉組詩觀察其晚期「倒溯式思想」的特點，指向中國的「危機感」以及藉由「封建

制」解決政治亂局的思考；然而與此思維平行發展的還有俞樾在晚年對於西學的開放態度，

以及對術數、預言、鬼怪的喜好。2事實上，俞樾撰著《右台仙館筆記》（下稱《右台》）

前，已經有四卷本的《耳郵》，但在 1880 年後，先是完成了《右台》的前 12 卷，並於 60

歲之際以《徵求異聞啟》廣求諸多異聞而擴充《右台》為 16 卷本。3《右台》的成書顯然

經過多重思考，考諸內文也可見到，具有述異性質的《右台》確實呈現對於中外異聞的關

注。但是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右台》對於異聞的徵求、收納與評述，與王汎森所提醒的

俞樾思維之特點是否互相呼應？而《右台》的成書既然經過擴充與徵求，那麼其書寫動機

與敘事策略顯然也值得進一步探究。筆者以為，此一現象大抵可從三個面向進行討論，分

別是俞樾對異聞的接受和書寫所秉承的志怪敘述傳統、《右台》的整體敘述策略是否呼應

了其思維模式的平行發展特性，以及《右台》之撰著對於俞樾個人的意義。 

首先必須思考的是，《右台》中的「滿紙述異」所為何來？其與前代文人筆記的書寫

動機、美學範式又存在何種互動關係？事實上，俞樾曾經於《春在堂隨筆》中表達其承襲

紀昀（1724-1805）筆意： 

                                                        
1  清・紀昀著，韓希明譯注：《閱微草堂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頁 1479。 
2  王汎森：〈俞樾〈病中囈語〉詩的一種新解釋〉，《政大中文學報》第 34 期（2020 年 12 月），頁 5-18。 
3  有關 16 卷本《右台仙館筆記》的成書經過應予釐清。由於《耳郵》一書最早於光緒 4 年（1878）收

錄於《申報館叢書》，其成書年代可以此為據，然而《右台仙館筆記》之成書時間則有多種看法。根

據王華寶考證，俞樾《春在堂詩編己辛編詩注》曾經表明，「及右台仙館成，不能成書，姑成筆記十

二卷，聊述異聞而已。」可知《右台仙館筆記》最初僅完成十二卷內容，而俞樾也曾於《右台仙館

筆記・序》中附上《徵求異聞啟》，文中自述「余今歲行年六十矣，……伏望儒林丈人、高齋學士，

各舉怪怪奇奇之事，為我原原本本而書，寄來『春在草堂』，助作秋鐙叢話。」顯見在俞樾 60 歲的光

緒 6 年（1880）時，16 卷本的《右台仙館筆記》尚未完成。而《右台仙館筆記》的 13 卷起始，故事

中已經出現「光緒辛巳」（1881）的紀年，則後四卷當成書於 1880 年以後。王華寶更另外統計、比

對《耳郵》217 則故事與《右台仙館筆記》前四卷共 189 則故事的相同篇目多達 127 則，顯見《耳

郵》成書在前，《右台仙館筆記》成書於後。王華寶相關論述可見清・俞樾著，王華寶、余力整理：

《右台仙館筆記：附耳郵・前言》（南京：鳳凰出版社，2020 年），頁 1-9。本文以此校訂本為據，

其後引文僅標頁數，不另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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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文達公嘗言：「《聊齋志異》一書，才子之筆，非著書之筆也。」先君子亦云：「蒲

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繢，未脫唐、宋小說窠臼。若紀文達《閱微草堂》五種，專

為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不屑屑於描頭畫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

館筆記》，以《閱微》為法，而不襲《聊齋》筆意，秉先君子之訓也。然《聊齋》藻

繢，不失為古艷，後之繼《聊齋》而作者，則俗艷而已。甚或庸惡不堪入目，猶自

詡為步武《聊齋》，何留仙之不幸也！4 

 
俞樾的解釋表明其追隨紀昀筆法，同時還提醒讀者，《閱微草堂筆記》之勸懲內容與敘事

簡、說理透的美學表現皆為其所繼承。這一觀點明顯影響了其後研究者的視角，例如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亦認為《右台》體例較近《閱微草堂筆記》，且將之歸入「擬晉小說」

的文體脈絡。5然而，從筆記載錄知識的面向來看，6我們或許不能夠輕易做出此種分類，

正如王汎森所云，俞樾的思想其實是開放與保守並存，他對於知識也可能同時存有批判與

肯定的不同意義，而這些都在《右台》中有所展露。 

如同王汎森所云，俞樾 60 歲以後公開向親友徵求故事一舉，構成了《右台》的整體

面貌，7而在《右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異聞」不僅源自於俞樾所處中國，也有向

海外求取的現象： 

 
以上日本諸事，皆本其國人吉堂所錄。吉堂姓東海氏，名復，在海外曾讀余所著書。

及至中國，知余有《右台仙館筆記》之作，錄此十數事，託余門下士王夢薇轉達於

余，因粗加潤色而存之。余詩所云「舊聞都向毫端寫，異事兼從海外求」，洵不虛

矣。（頁 337-338） 

 
值得注意的是，俞樾強調自己對於日本異聞「粗加潤色」以存之，那麼，俞樾以何種方式、

心態來面對異聞與異俗？8他採用什麼方式「粗加潤色」？所謂「潤色」究竟是一種編輯

                                                        
4  清・俞樾：《春在堂隨筆》卷 8，收入趙一生主編：《俞樾全集》第 19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7 年），頁 146-147。 
5  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1992 年），頁 196。 
6  有關清中葉以降的志怪知識論述與實踐，已有學者提出相關討論，詳見高桂惠：〈清代《醉茶志怪》

透過驚悚、怪誕、另類閑賞所展演的志怪文化〉，〔韓〕《中國小說論叢》第 28 輯（2008 年 9 月），

頁 55-73。王東杰：《探索幽冥：乾嘉時期兩部志怪中的知識實踐》（成都：巴蜀書社，2022 年）。 
7  王汎森：〈俞樾〈病中囈語〉詩的一種新解釋〉，註腳 42，頁 16。 
8  面對異聞與異俗，在六朝志怪的書寫中便不乏相關例證。劉苑如對《玄中記》的討論便指出其所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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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錄視角下的「加工」，抑或是一種特定關懷視角的「詮釋」？顯然都必須加以考察。 

其次，目前學界對於《右台》的相關討論已有部分成果，9然而，書中所載地方風俗如

何被書寫的討論卻相對單一化，例如張俊即是從俞樾承襲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的「勸懲」

意涵之視角，強調《右台》「描寫了鄉間的醜陋惡俗、愚昧無知。」10事實上，俞樾對地方惡

俗的書寫，確實大多沿襲六朝以來的敘事模式，11通過典籍之說為論據解釋鄉俗之所不宜： 

 
廣東花縣有一村聚，距城數十里，河水瀠洄，清流如帶，有橋甚鉅。橋畔一石，形

似老翁，村中咸呼爲橋頭土地神，香火頗盛。後有女子六人，守志不嫁，相約赴橋

畔投水死，蓋粵俗然也。父老謂神不能保衛，遂廢其祀。附近有磚窯，相距里許，

窯人舁之歸，謀奉爲窯神。是夕，窯中有聲若霹靂，次日視之，所燒之磚皆成血色，

咸謂石爲祟，復舁而棄之河干。適有漁舟維岸側，見此石，異之，載之船唇。俄疾

風大作，舟幾覆，懼而棄石於河。漁人旋腹痛欲死，乃使人泅水出之，仍置河干。

鄰邑三山縣人聞其事，曰：「神既有靈，曷去彼而就我乎？」夜竊之去，及境，輿

從鼓吹導之以入，靈異大著，祭賽無虛日，爲立廟焉。昌黎云：「偶然題作木居士，

                                                        
含的博物館游觀現象，進而成為一種認知方式。筆者認為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對於異聞、異俗的

敘事方式大抵仍與六朝志怪以降的美學展現相仿，然而俞樾應該如何解釋異俗？又如何潤色？則是

本文試圖進一步闡明之處。劉苑如：〈題名、輯佚與復原——《玄中記》的異世界構想〉，《中國文哲

研究集刊》第 31 期（2007 年 9 月），頁 29-74。 
9  針對《右台仙館筆記》的研究，如王穎、殷若芷主要就俞樾小說觀念，或是筆記所收故事對於晚清

社會情事之反映切入，從宏觀視角下突顯了俞樾的生活情況、閱讀經驗對於筆記成書的影響。又如

劉佳芬、張燕嬰以俞樾編選《東瀛詩選》為起點，指出俞樾與日本漢學家的交往，部分述及《筆記》

中所記載的日本情事，顯示了學者對於俞樾如何觀察海外知識有一定說明。謝超凡針對俞樾文學著

述如何被置放在晚清文化語境，並且對於《筆記》的「學人特徵」有較多說明，一定程度上關照到

《筆記》本身的知識實踐課題；王華寶除重新校對整理《筆記》外，亦指出俞樾作為經學家對於小

說創作的影響，從故事的編選策略上說明了俞樾的核心關懷。相關論述詳見王穎：《俞樾及其《右台

仙館筆記》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7 年）。殷若芷：《俞樾《右臺仙

館筆記》反映之社會情勢》（臺北：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3 年）。劉

佳芬：《俞樾《春在堂全書》中與日本漢文學者交往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12 年）。張燕嬰：〈詩文爲媒：俞樾的日本觀察、交往與書寫〉，《中國典籍與文化》第

2 期（2022 年），頁 124-134。謝超凡：《游心與呈藝︰晚清文化視閾下的俞樾及其文學著述》（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王華寶：〈聊備《右臺》一故事 敢附《左傳》三不朽——俞樾《右臺仙館

筆記》研究三題〉，《中國典籍與文化》第 4 期（2021 年），頁 142-149。 
10  張俊：《清代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462。 
11  林淑貞在討論六朝志怪的書寫範式時，便指出其中一類書寫為「引證型」，通過引證典籍來展現其論

有據的特點。謝明勳亦指出六朝志怪敘事「信而有徵」的敘事模式，與其「文史特性」有著密切關

係，這也一定程度展現了六朝志怪敘事在主觀真實、客觀事實之間的辯證。林淑貞：《尚實與務虛：

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蘊》（臺北：里仁書局，2010 年），頁 372-376。謝明勳：《六朝志怪小說研究

述論：回顧與論釋》（臺北：里仁書局，2011 年），頁 7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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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無窮求福人。」況石乎？然以《風俗通義》所書汝南石賢士事觀之，則知此亦

人心使然，久之當自歇也。（頁 10-11） 

 
俞樾引證《風俗通義》闡明鄉俗之產生與停歇，實際上都與人心的變化有著密切關係。然

而人心變化一旦與典籍之說不合，俞樾又會採取何種方式進行評述？俞樾是否有相應的書

寫與闡釋，顯然也值得進一步討論。 

更值得注意的是，俞樾為何書寫異事？俞樾自云其撰作動機肇因於「精力衰頹」，因

而「不能復有撰述」，因此一再強調自己的「志荒」： 

 
余自己卯（1879）夏姚夫人卒，精神意興日就闌衰，著述之事殆將輟筆矣。其年冬，

葬夫人於錢唐之右台山，余亦自營生壙於其左。旋於其旁買得隙地一區，築屋三間，

竹籬環之，雜蒔花木，顏之曰「右台仙館」。余至湖上，或居「俞樓」，或居斯館，

謝絕冠蓋，暱就松楸，人外之遊，其在斯乎！余吳下有「曲園」，即有《曲園雜纂》

五十卷；湖上有「俞樓」，即有《俞樓雜纂》五十卷，「右台仙館」安得無書？而精

力衰頹，不能復有撰述，乃以所著《右台》歸之。筆記者，雜記平時所見所聞，蓋

《搜神》、《述異》之類；不足，則又徵之於人。嗟乎！不古訓之是式，而惟怪之欲

聞，余之志荒矣。此其所以爲「右台仙館」之書歟！曲園居士自記。（頁 1） 

 
應該注意到，俞樾的精神之闌衰，實際上與姚夫人的亡逝有著密切關係，親族的離去本來

已經使「著述」之事有所耽擱，但面對「右台仙館」、「曲園」、「俞樓」這些曾經有著姚夫

人身影的建物，「志荒」的俞樾，對於《右台》的撰作目標與策略依然清晰。處理「筆記」

時，俞樾清楚認知到，筆記本身的「雜記」特性，並且藉由「而惟怪之欲聞」的強化，有

意識地連結了《右台》與《搜神》、《述異》的文類系譜，甚至對於書中所述見聞若是感到

不足，仍要「徵之於人」。俞樾的「徵求」並非被動，而是具有主動性，這與他所宣稱的

「志荒」仍有一定差距。 

質言之，本文嘗試指出：俞樾作為晚清經學大家，通常被劃歸為一般理解的儒家知識

擁護者，但是他對於海外見聞的錄存與潤色、地方鄉俗的評述與思考，乃至回歸到《右台》

之書寫動機，顯然都與他所謂的「志荒」存有距離。因此，筆者從三個層面切入此一問題，

俞樾對於海外異聞的蒐集與吸納，究竟以何種方式錄存與潤色？面對地方鄉俗，俞樾採取

何種方式、視角進行解釋與評價？《右台》書中對於異聞的好奇與他坦白宣告之「志荒」

的對應性，是否能夠與前述問題相互容納，進而呈顯出《右台》本身在書寫上的特殊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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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這些問題關注的是《右台》的書寫動機，也是該書如何在六朝以降的志怪書寫範式中，

開展不同敘事策略的討論。 

二、錄異：日本異聞的吸納與認識 

俞樾對於西洋、日本等外國文化抱持開放態度，學者多有討論，12不過《右台》對於

西洋事物的記載數量不多，散見於各卷之中，且所述內容與國外文化、異聞多無關聯，例

如卷 1、卷 3 述及中國人曾經至海外經商謀食之事（頁 10、頁 76），僅是陳述了故事在海

外發生的事實。然而，《右台》第 12 卷卻集中述寫了十三則與日本相關事物，使該卷內容

存有高度一致性，此一現象雖然可以從編排書寫的方便性來思考，但如此將會輕忽該卷內

容在書寫上的特殊性。事實上，俞樾與日本漢學家的來往向為學界所重視，討論內容多以

《東瀛詩選》為核心，13真正注意到《右台》中對於日本異聞的書寫則相對稀缺。14不過

張燕嬰對於俞樾詩文的研究，特別是詩中的日本風物書寫，已然點出一個重要事實：日本

是俞樾看向外面世界的一個重要窗口。15筆者以為，檢視第 12 卷中有關日本異聞的書

寫方式，當可對於俞樾如何處理此類外國風物有更清楚認識。 

俞樾筆下的日本異聞，確實多從「風物」、「飲食習慣」角度言之，不論是日人嗜食鰻

魚或鱉，或是載錄日人因食用河豚而中毒身亡的現象。但是在這類記載中，俞樾明顯著重

於「物怪」的產生及其衍生的相關現象，進而強調此亦中國習見之事，整體敘述更近於傳

統志怪強調因果報應的書寫範式 16： 

 
日本國人，多嗜食鰻。然雖嗜之，又甚畏之，曰：「是有靈異，能為祟。」故不敢

自殺。凡啟酒肆者，必多畜鰻，以供人之求，代之操刀焉。嘗有醉客三四人，夜款

                                                        
12  羅雄飛：《俞樾的經學研究及其思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 年），頁 6。王汎森：〈俞樾〈病

中囈語〉詩的一種新解釋〉，頁 9。 
13  陳東輝：〈俞樾與日本、韓國人士交往考略〉，《國際漢學論叢》第 4 輯（2014 年 1 月），頁 159-174。

張燕嬰：〈詩文爲媒：俞樾的日本觀察、交往與書寫〉，頁 124-134。劉佳芬則另外處理了井上陳政《東

海投桃集》作為日本漢學家為俞樾祝壽所編撰之詩文總集，具有其特殊意義，並且更詳細考察了《曲

園自述詩》、《春在堂尺牘》、《春在堂雜文》中與日本漢學家的來往細節。不過其觀察大抵仍以詩文

為主要對象。詳見劉佳芬著：《俞樾《春在堂全書》中與日本漢文學者交往之研究》。 
14  謝超凡：《游心與呈藝︰晚清文化視閾下的俞樾及其文學著述》，頁 186。 
15  張燕嬰：〈詩文爲媒：俞樾的日本觀察、交往與書寫〉，頁 129。 
16  林淑貞：《尚實與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蘊》，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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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家之門，時已三更，肆中人皆睡矣。客從門外問曰：「有鰻也無？」所畜之鰻於

水中同聲答曰：「無。」主人大驚。至天明，盡縱其所畜之鰻，即日改業。又一酒

肆善烹鱉，享其利有年矣。所生子女手足皆短小，不滿三寸，厥形如鱉，彼中人皆

云殺生之報也。又有鬻豆腐者，其主婦憎一狗，沃以沸湯，狗體糜爛，叫號三日而

死。時婦已孕，及期生一女，自右額至右耳生黑毛長五六分，鬀之復生。今已嫁矣，

毛則如故。人多見之者，與狗毛無異。（頁 332） 

日本有鬻蔬果者，夏日梨熟，晨起至園中采之。有一蛇盤繞梨樹，逐之不去，乃取

巨石擊之，中其頭，立死。及還至家，其長女呼曰：「有數蛇追逐我甚急！」然其

身畔實無一蛇，知所殺者為祟。乃招佛會之友，環而誦佛號，使女坐其中。良久，

蛇果不見。眾方欲散，而次女又啼呼如長女，復環而誦焉，次女曰：「蛇已去矣。」

而三女復然，因誦佛如初，蛇乃絕跡，遂無他異。按所謂佛會者，中國多有之，聚

男婦數十人同聲念佛，竟日而罷，不謂彼中亦有此風也。（頁 333） 

 
第一則故事藉由鰻魚、鱉、狗而指出「殺生之報」，果報觀念鎔鑄於這類異聞之中，其實

可以看到俞樾對於傳統志怪敘事模式的嫻熟。檢視《太平廣記》所載果報故事如「季全聞」

條，便可知曉此類敘事模式的廣泛： 

 
唐則天初，京兆人季全聞家富於財，性好殺戮。猪羊驢犢，皆烹宰於前。常養鷹鷂數十

聯。春夏採魚鼈，秋冬獵狐兔。常與諸子取鳥雀，以刀齊刈其頭，即放飛。看其飛得近

遠，遠者為勝，近者為負，以此戲樂。在家極嚴殘，婢妾及奴客有少事，或懸開其心，

或剜去其眼。其妻初生一子。自眼上䀹。有皮垂下，至於鼻。從額已後，又有一片皮，

垂至於項。有似人着帽焉。後生一子，牙爪如虎，口似鷹吻。又生一子，從項至腰有縫，

撥看，見其心肺五臟，生而俱死。其人有兄，亦好鷹犬弋獵，性又殘忍酷毒。其妻生男，

項上有肉枷，或如鳥獸魚鱉形，或無眼鼻者數矣。出《廣古今五行記》。17 

 
又如俞樾所追蹤的紀盷《閱微草堂筆記》，亦有相類之果報敘事： 

 
閩中某夫人喜食貓。得貓則先貯石灰於罌，投貓於內，而灌以沸湯。貓為灰氣所蝕，

毛盡脫落，不煩撏治，血盡歸於臟腑，肉白瑩如玉，云味勝雞雛十倍也。日日張網

設機，所捕殺無算。後夫人病危，呦呦作貓聲，越十餘日乃死。……因言景州一宦

                                                        
17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卷 132，「季全聞」條，頁 94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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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子，好取貓犬之類，拗折其足，捩之向後，觀其孑孑跳號以為戲，所殺亦多。後

生子女，皆足踵反向前。18 

 
質言之，俞樾通過殺生之報，將日本異聞與傳統志怪敘事相互連結，這也使得異聞不再只

是海外之事，而與中國有了更多關聯。此種連結不僅是敘事模式的類同，同時也有風俗習

慣上的相似性，例如《右台》第二則故事便是藉由佛會之友的誦念佛號來抵抗邪祟，俞樾

通過按語解釋了中國與日本採取同一方式、同一習俗的現象，也使得不同地方的習俗藉由

同樣表現而呈現親近性，這種解釋文字的處理更說明了俞樾在認識論上的策略。 

質言之，俞樾在理解日本異聞時，確實採取了一種以中國視角來理解外國的方式，這

也使得整體敘事與六朝以來的敘事更為接近，雖然其中仍有少數條目並未呈現類似書寫，

例如談到日本西京的平野巫時，俞樾雖然敘述了其中的招魂細節，卻未指出其與中國的關

聯。不過在一共十三則故事中，直接連結到中國本有之典籍或知識者約有七則，已然超過

半數。如其敘述日本有一葒邨翁之奴於竹林中獲得野雞卵，吃了之後卻有中毒現象，葒邨

翁後來發現雞卵所在地有一蛇盤繞其處，殺蛇食之而解毒。俞樾據此提出「世傳蛇雉相交，

是生蛟」的觀點，解釋了該卵或為蛟卵。（頁 332-333）所謂「世傳」一語，當係來自《續

水經》所云：「蛇雉遺卵於地，千年生而為蛟龍屬」的觀點。19又如其述及日本天狗一事，

更認為其形貌「如中國所傳雷神之形」，只是日本沒有與中國同樣的《五行志》可以將此

類事跡記載下來。（頁 336-337） 

事實上，在其餘六則故事中，我們還是可以觀察到傳統中國志怪書寫之範式發揮

作用，例如在一則提及日本狐的故事中，俞樾便提到狐「採野花插頭上，拾落葉化為衣，

被之而行，宛然一好女子也」（頁 335），這與《太平廣記・僧晏通》描寫狐變身「乃褰擷

木葉草花，障蔽形體，隨其顧盼，即成衣服。須臾，化作婦人，綽約而去。」20呈現高度

相似。考察日本的狐變形敘述，或許與江戶時期大量漢籍傳入日本有關，21但以江戶時期

廣為流傳的《搜神記》與白居易《新樂府・古塚狐》內容來看，狐變化人形並不需要借助

花草之形。22若進一步檢視成書於 9 世紀的《日本國現報善惡靈異記》相關內容，如〈狐

                                                        
18  清・紀昀著，韓希明譯注：《閱微草堂筆記》，頁 255。 
19  宋・釋文瑩：「唐陸禋《續水經》嘗言：『蛇雉遺卵於地，千年而生蛟龍屬。』漢武帝元封中，潯陽

浮江親射蛟於江中，獲之，乃是也。」詳見宋・釋文瑩著，楊立揚點校：《玉壺清話》（北京：中華

書局，1984 年），卷 7，頁 66。 
20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451，「僧晏通」條，頁 3691。 
21  日・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補正》（東京：汲古書院，1980 年），頁 19、23。 
22  楊雅琲：〈試解析長澤蘆雪《幽霊・仔犬に髑髏・白蔵主図》〉，《議藝份子》第 11 期（2008 年），頁

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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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妻令生子緣〉一篇雖涉及狐之變化，其中仍無俞樾所述內容。23換言之，俞樾的敘述大

抵還是以《太平廣記》中的記載為基礎，特別是《太平廣記》自明代嘉靖年間重印以後，

多數文人便是藉由《太平廣記》中所記載的大量狐精故事去理解狐精的相關知識。24 

類似的敘述模式在最後兩則有關日本異聞的故事更為突出，俞樾更提醒讀者，相關事

跡在《右台》中已有記載，日本方面的敘述則不夠詳盡。例如俞樾記載日本海市蜃樓的相

關敘述，便是先以《史記》作為導引，再將日本的相關消息帶入，形成了「古已有之」的

認識論述，在閱讀感受上強化了讀者對於「海外異聞」與「中國知識」的相互銜接： 

 
《史記・天官書》云：海旁蜃氣象樓臺。日本國越中州有魚津港，港中往往見此象，

每當天色朦朧，忽然而見。其色如淡墨，橫亘空中，始止一層，須臾又見一層，或

二三層，城郭樓臺，望之了了。亦有車馬馳騁，其中人物悉具，瞬息變幻，千態萬

狀。然必無風乃可，有風即滅矣。其地兩山環合，海氣凝聚，故成此象。若外洋，

則未有見之者。余前記翁君廣平觀海市事，茲聞日本人言蜃樓，故又記之，惜不及

翁君所記之詳也。（頁 337） 

 
在這一則敘述海市蜃樓於日本出現的敘述中，我們不僅看到俞樾嘗試解析其形成因由，更

以《史記》與翁廣平觀海市事作為驗證之對照。有關翁廣平觀海市事，同樣記錄在《右台》

第 12 卷中，不僅敘述翁廣平作客乍浦時見到海市現象，對於其所呈現之景色更有細緻描

繪，甚至提及海市中人之行動樣態。25而在另外一則敘述中，俞樾提出了海外異聞「不足

                                                        
23  蔡佩如：《《日本靈異記》中的動物說話研究》（桃園：元智大學應用外語學系碩士論文，2021 年），

頁 40。 
24  康笑菲指出明代文學中的狐精故事寫作者多為南方人，其途徑主要從他們旅居北方時的見聞，或是

《太平廣記》中獲悉相關內容。韓瑞亞（Rania Huntington）衡量《太平廣記》之影響力時，也指出

該書多被指認為晚明以來狐精故事的主要來源，包括晚明《狐媚叢談》、《古今圖書集成》，以及馮夢

龍編纂《情史》時，書中有關於狐的故事，大多深深依賴《太平廣記》。詳見美・康笑菲著，姚政志

譯：《狐仙》（臺北：博雅書屋，2009 年），頁 81。美・韓瑞亞著，籍萌萌譯：《異類：狐狸與中華帝

國晚期的敘事》（上海：中西書局，2019 年），頁 7-8。 
25  清・俞樾：「翁君廣平，字海村。於戊戌之春，客於乍浦。偶步野外，見眾人皆西走，問之，曰：『西

海塘之外，海臺出見也。』海臺者，俗呼海市也。因隨之往。見塘外煙霧中，隱隱有樓臺之象，其

中有若宮闕者，有若寺觀者，有若民居市廛者，有若驛舍郵亭者，以千百計，橫亙十餘里。是時霧

氣猶重，未能悉見也。少焉豁然開霽，屋舍後起一復道，如長虹，有輿馬行其上。而屋舍之簾幕卷

舒，窗戶開闔，與夫士女之會聚燕飲，或盥漱，或櫛糸徙，或坐而眺望，皆歷歷可數也。其東有平

原，若演武場，有操弓矢者，有執旌旗者，騎而馳驟者，步而擊刺者。又有若大官鳴騶清道而至者。

其外又有若市井交易者，負者、戴者、坐者、趨者，亦歷歷可數也。稍遠又有若城郭者，有若大船

帆風而行者，莫能窺其際矣。俄而一峰突起，有雲氣環繞之，殷殷然有雷聲。其中忽湧出七級浮屠，

上插霄漢，鈴鐸動搖，光彩照耀，而其雲氣之變幻，莫能名狀也。久之昏霧復起，海風亦作，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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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與「可異」之處，揭示了他對於人如何認識世界萬物的論述： 

 
日本國築前州海中，每有火，俗呼之為不知火。余謂此不足異，《海賦》所謂「陰

火潛然」者也。又其國敦賀港中，每歲除之夜必有神火，浮於海面者三。其光流走，

倏爚不定，往來甚速，至丙夜則尤盛，土人謂之龍燈。每歲皆然，不增不減。此則

可異矣。（頁 337） 

 
在這則記載中，「不足異」的判斷顯然與俞樾本身的知識體系有密切關聯。我們可以看到

俞樾面對這些海外異聞，與其前輩紀昀頗為相似，皆是將他方異聞納入自己原有的知識體

系來加以理解。26然而，我們亦能從「可異」的判斷中看到，俞樾面對海外異聞並非僅有

一種態度，而是對於各種知識仍舊抱有好奇。築前州海中之火，在俞樾看來並非怪異之事，

藉由《海賦》的記載，俞樾調動了舊有的認知方式去理解外國異聞，但是他也注意到兩國

之間類似現象未必全然相同的事實，這也是他指出「龍燈」可異的原因。陳柏言在考察中

晚唐的「異物」書寫時，也曾經舉出《海賦》中「陰火」現象為孟琯《嶺南異物志》所記

載，據此提出博物作者如何穿透阻隔、轉譯異物的書寫方式，這不僅意味著異物作為一種

知識的價值，同時也可呈現出不同知識間理解、收納與收編他者的可能方式。27 

綜上所述，俞樾在轉錄這十三則日本異聞時即已言明，此為日本人東海復所錄存，並

且委託王廷鼎（？-1892）轉達，他僅只是「粗加潤色而存之」（頁 337）。我們雖然無法完

全確定俞樾在轉錄故事時究竟潤色了什麼？然而推敲其言，藉由俞樾個人的閱讀經驗，加

上《右台》與傳統志怪敘述相似的文字來看，我們當可相信這些書寫內容並非最初日本人

東海復所記錄的文字，通過十三則日本異聞的書寫，也令我們注意到《右台》在敘事策略

上吸納外國異聞進入中國知識體系，作為其理解與認識的方法。 

                                                        
之象，倏歸烏有矣。翁君有《觀海市記》，余同年暴梅村之孫式昭字方子者，錄以示余，余撮其大略

如此。翁君為震澤平望鎮人，蓋在乾、嘉間，所雲戊戌春者，不知為何年也。」詳見清・俞樾：《右

台仙館筆記》，頁 323-324。 
26  韓希明指出紀昀面對外國文化時，經常出現戒備和牴觸、非難的情緒，進而以原有知識去理解外國

事物，推導出「其事似異，實則常理也」的情況。詳見韓希明：〈對《閱微草堂筆記》中有關外來文

化描寫的評述〉，《南京審計學報》第 5 卷第 3 期（2008 年 8 月），頁 67-71。 
27  陳柏言：〈異物如何成為知識：論中晚唐嶺南異物書寫〉，《中外文學》第 50 卷第 1 期（2021 年 3 月），

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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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述：地方風俗的認知與詮釋 

俞樾的「潤色」不僅來自於中國典籍知識與傳統志怪敘述模式的挪用，同時還加入了

他的家鄉習俗。在一則敘述日本人經常因為吃河豚而中毒的故事中，他提到日本人會將中

毒者埋於土中一晝夜使其解毒，只是不曾效驗。故事主要描述一名漁師因為中毒而遭人將

「遺體」放置到郊外厝屋，然而漁師未死卻驚嚇了屋中賭博眾人，因而拾得眾人金錢滿載

而歸。有意思的是，俞樾於故事敘述中夾雜了有關厝屋的解釋，他提到：「厝屋者，為小

屋於曠野，賃於人以停棺。吾浙杭州城外多有之，謂之攢基，即此類也。」（頁 333）此一

評述顯非日本人原文所錄存，而是俞樾增添之內容。 

觀察《右台》全書可以發現，俞樾紀錄地方風俗的範圍並沒有一定，但對於蘇杭一帶

的記錄確實不少，這一現象當與他自身成長經驗有關。俞樾出身德清，幼年遷居母家而居

於臨平，更曾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志等書院達三十一年之久，晚年則是選擇定居杭州，

俞樾書中所記風俗因此主要聚焦江浙一帶。面對故鄉風俗，《右台》也針對其「敝俗」提

出批判： 

 
有客自寧波來，言其地有焚死女嬰一事。於空地積薪，置女嬰其上，舉火而焚之。

始則呱呱啼，繼則趯趯動，久之皮骨俱焦，不復成人形矣。乃繸以石而投之江，觀

者數百人，咸爲歎息。問其故，則此家已生二女，皆溺死之。至是復生女，故不斃

之水而斃之火，冀其魂魄知懼，不敢復來也。嗟乎！溺女已爲敝俗，乃更以一炬了

之。赤子何辜，慘罹王莽焚如之刑，爲民牧者如何不爲之厲禁也！（頁 92） 

 
溺女之敝俗由來已久，28焚嬰在俞樾筆下則更為殘酷之舉，這類鄉俗顯為俞樾有意「厲禁」

之惡俗。但是俞樾並非對於鄉俗皆抱持單純的記錄或批判之意，其中亦有其可能的調和與

不同的詮釋。 

事實上，《右台》一書在敘述地方風俗時，不僅只是單純的雜記與抄錄，更呈現了與

傳統知識體系不斷競爭、調和的過程。例如在一則敘述廣州人阿勝因往來舊金山經商而獲

取豐厚資產，希望締婚於中土的故事中，我們就看見俞樾對於女子婚姻觀念的鬆動： 

 

                                                        
28  林麗月：〈風俗與罪愆：明代的溺女記述及其文化意涵〉，收入游鑑明主編：《無聲之聲（二）：近代

的中國婦女與社會（1600-195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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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氏女及笄，因媒合之，女母聞其豐於貲也，許焉。既又懼其仍遠遊也，曰：「吾

女豈能相從於海外哉！」故使媒妁索重聘。阿勝鄙之曰：「賣婚，非禮也。吾何患

無妻！」遂已其事，復遊金山。女聞之，不直其母，竊附海舶，至金山尋夫。一日，

於途中遇之，連呼曰：「阿勝，阿勝！」勝顧之驚曰：「卿閨中弱質，何爲至此？」

女具告之。勝感其義，與俱歸旅舍成禮焉。論者謂女子在室從父母之命，此女不從

母命，而從六禮未備之夫，不可爲訓。然重洋暌隔，萬里追尋，亦不可云非奇女子

矣。君子姑取其從一之貞，勿責其越禮也。（頁 10） 

 
俞樾在這則故事中選擇了強調女性之貞來處理其「非禮」之舉，這一作法雖然仍是採取傳

統儒家道德觀念的價值來衡定女子行為，但同時也說明俞樾並不拘泥於單一且固化的視

角。而在另外一則述及浙右某生與女子議及婚嫁的故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俞樾同時思考

了俗忌與禮法之間都可能與現實人情有所不合的情況： 

 
浙右某生，年少美風姿，有聲庠序間。以早喪父母，故弱冠而未有室。某年，以鄉

試至省城，寓親串家。其家有女，貌美而能文，兩相慕悅，遂有割臂之盟。女父已

亡，其母微知之，不禁也。及生使媒妁來求婚，母問生年，則長於女者六歲，以俗

有六衝之忌辭焉。女知事不諧，終日悲泣。母始而慰論，繼而譙訶，女遂雉經死。

生聞之，亦仰藥自盡。拘牽俗忌，遂使男女并以情死，雖非禮所許，其情亦可憐也。

（頁 118） 

 
俞樾不僅批評了鄉俗之不當，也強調禮法之外的人情現實應當被重視的問題。更進一步來

看，前述兩則故事皆以男女婚姻為核心，卻使我們看到俞樾並非採取單一角度衡量人間實

事的態度，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注意到，《右台》中更存在有重新理解風俗的相關敘述。

俞樾《右台》卷 4 記載了一則慈谿縣城寺廟的故事，描述了鄉民對於寺廟崇祀的習俗，其

中更涉及了風俗如何成為新秩序的可能性： 

 
慈谿縣城東二十里有驃騎山，舊名靈山，俗呼小靈峰。其上有會龍寺，奉葛仙翁像

於寺中。凡入寺瞻拜者，必在神前請給牒文，謂之關牒，云死後持牒至冥中，可領

銀五百兩。故鄉民登山，必請牒，歸而藏之篋笥，臨死焚之。寺在山巔，自下而上，

可五里許，而登者雖老弱，必步行。相傳以籃輿登，則所領關牒成廢紙矣。每年自

正月一日至十日，及四月八日，爲香期，一縣之氓無遠近畢登，鄰縣亦有至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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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香火緣此大盛。其牒文詭誕鄙俚，即由鬻紙之肆鏤板刷印，上鈐葛仙翁印。通人

多笑之，以爲寺僧造此邪說，藉以圖利耳。然婦女臨死，往往大呼速焚關牒，牒焚

而目始瞑。焚牒時又往往有見其火焰作交龍形者。馮夢香孝廉曰：「天地之道，不

外一誠而已矣。千萬愚夫婦，誠意固結，安知冥中不由此增設一例乎？萬事萬物，

不誠則雖真亦妄，苟誠則雖妄亦真。」余謂此論是也。《中庸》云「不誠無物」，可

知誠即有是物矣。古之明器，今之紙錢，皆可以此例之。（頁 141-142） 

 
俞樾對於該寺廟的記載主要聚焦於關牒的索取，關牒成為了鄉民、寺僧、鬻紙之肆三方群

體共同建構而出的幽冥想像，俞樾與馮夢香對於此一風俗顯然沒有抱持批判之意，甚至認

為此類祭拜習俗之所成立，其實源自於常人之誠心，縱使過往沒有此例，也未必不會因為

信眾誠心而有所改易，俞樾更以《中庸》之論作為檢證，顯示其對鄉俗並非全持批判之意。 

值得注意的是，在《右台》卷 7 中，俞樾再一次提及了慈谿縣靈山寺周邊的故事，並

涉及民間信仰的鄉俗內容： 

 
余前記慈谿小靈峰關牒事，茲又聞有一廟，淫祀也。廟中之神不知何姓，塑一女像

配之，則張氏女也。初張氏女從母至小靈峰進香，歸而自言神悅其貌，將以爲妻。

自是閉門不與人接，而時有香氣出其房中，兒女燕褻語亦往往聞焉。家人患之，莫

可如何。居數月，女腹彭亨矣。母以告其父，父曰：「處子而有孕，是爲門戶羞。」

立逼女死。神憑女而言：「苟殺是女，必禍爾家！」其父怒曰：「吾不畏也，必殺女！」

女知不免，泣曰：「吾爲此一塊肉而死，凡婦女懷任者我必祐之。」乃於夜中投水

死，屍逆流達於廟前。其夕廟祝夢神曰：「起，起，迎夫人。」不解所謂。次日，

其家失女，疑其逃也，四出跡之，而得其屍。其兄憤怒，至廟中，批神頰無算，又

以指爪碎其䩉。靈峰人聞其事，乃塑女像，稱曰夫人，至今 婦輒禱焉，香火甚盛。

二月某日爲夫人生日，紅裙綠鬢相望，而神面爪痕竟不可去，屢經改塑，瘢痏如初。

（頁 200） 

 
前述關牒故事雖然惹來通人之笑，但俞樾顯然認為誠心可以有所作用，甚至足以建構出新

的秩序，並且引述了儒家經典作為驗證。但在這一則故事中，俞樾的態度顯得頗為游移與

曖昧，他雖然判定該廟為「淫祀」，但也僅只是交待廟宇中張氏女塑像的由來，至於張氏

女護佑孕婦因而「香火甚盛」的事實，對俞樾而言則非其批判對象。29 

                                                        
29  事實上，淫祀的判斷問題本就隨著帝國權力的轉變而有所浮動，例如泰山碧霞元君是否屬於淫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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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注意的是，兩則故事恰恰反映出了地方風俗與儒家知識之間可能存在的衝突與妥

協。第一則故事，俞樾敏銳地注意到了關牒其實代表了三方利益的運作痕跡，但俞樾藉由

婦女臨死焚燒關牒紙的情形，指出了一般百姓對於「誠意」與「香火」的連結；第二則故

事，如從志怪敘述「信而有徵」的角度來思考，男神臉上的爪痕自可視為一種跡證，但也

進一步產生了詮釋上的不同意義。原先廟中主祀為男神，張氏女更前往進香，為其增添香

火；然而故事後半段，男神終究因為其罪而遭到貶抑，信眾進香的對象也轉換為張氏女，

廟宇的香火供奉不再是因為男神而存在，廟宇及其信眾轉而因為張氏女而存在。 

通過前述兩則故事，可以得知俞樾在處理地方風俗時所存在的兩種策略，其一是藉由

他人傳述的事實經驗，或是經典義理的援引來轉化或穩固鄉俗的內在意義；其二則是通過

重新界定廟宇的神蹟內容達成對廟宇存在意義的妥協。值得注意的是，記錄此類地方風俗

有時候是為了突顯傳統倫理價值仍有其可再商榷之處。《右台》卷 5 便述及一則由於太平

軍之亂而引發的故事，通過離亂之際的身分混亂，延伸至代死命運： 

 
唐西鎮人張慶孫，當粵寇之亂，避居盛澤鎮，得病而死。死後其魂至盛澤之土地廟，

盛澤土地以其爲唐西人也，送之唐西之水南廟。水南廟者，唐西之土神，其神乃陸

姓女子死而爲神。唐西一鎮有水南、水北之分，其廟在水南，故俗稱爲水南娘娘云。

又由水南廟仍送之還盛澤土地廟而蘇。未旬日，其妻勞氏死。先是，慶孫之死也，

勞氏遍禱於群廟，請以身代。有慶孫之伯父行七者，死十餘年，至是附一傭媼之身，

語勞氏曰：「汝意甚善，然汝亦吾家健婦，不可少也。盍以爾女代？」勞曰：「此女

年幼，吾尚望其成立。」堅請以身代。其七伯曰：「汝意既決，吾不汝違。然此事

亦甚周折，吾尚須大費錢財耳。」及慶孫蘇而勞死，知冥中從其請也。又臨平人徐

守之，其子名美生。美生病且死，美生姊才十餘歲，忽從夢中呼謈而醒，其頰紅腫，

遍體亦有青痕。問之，則云爲其祖父母所撻也。時其祖父母久死矣，問：「何罪撻

爾？」曰：「祖父母欲我代弟死，我不可，大加笞楚。我痛不可耐，已許之矣。」

未幾果死，美生病竟愈。由此二事而觀，則死真可代也。惟聖人知之，故周公有請

代之言。俗儒讀《金滕》而疑焉，彼惡知死生之說與鬼神之情狀哉！又余二兒婦姚

氏，幼時爲其祖母所奇愛。年六歲，大病已死矣，其祖母命製棺未就，故尚未斂。

有欲舁之出者，其祖母輒痛哭抱持之。有幼妹甫一齡，乳媼劍之立於旁，其母歎曰：

「爾姊且死，爾祖母悲悼如是，爾不知邪，何不以爾代之？」是夜舉家不寐，環病

                                                        
問題，在明清兩代就引發了諸多爭論。相關討論可見周郢：〈明清之際的碧霞元君論──兼與彭慕蘭

先生商榷〉，《史學彙刊》第 31 期（2013 年 6 月），頁 10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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榻前，忽病者自床上自投於地，若有人提擲之者。眾人驚詫，急抱之起，則已活矣。

俄而其幼妹死。（頁 142-143） 

 
這則故事實際上包含了三則故事，其一為張慶孫之妻勞氏為夫代死之事，其二為徐美生姐

為其弟代死之事，其三則是俞樾二兒婦姚氏敘述自己幼年得病，而未滿一歲的幼妹代死之

事。這三則故事雖然同為代死主題，但卻呈現了極為不一樣的思考邏輯，俞樾更夾雜了《金

滕》中周公請代武王而死一事作為評議，嘗試提供他的觀點予讀者。 

在第一則故事中，張慶孫為了逃避太平軍而避居盛澤鎮，但他的死亡卻引發了身分歸

屬的爭議，然而這個爭議在故事中其實並未造成太大困擾，甚至也很難說其原籍貫地的水

南娘娘發揮了什麼作用，反倒是其妻子勞氏面對張家七伯父鬼魂附身後的詢問具有敘事上

的作用，藉由對幼女的期待，勞氏因而得以代替張慶孫而死。如果說第一則的勞氏存在著

為了丈夫、女兒而代死的「誠心」，那麼第二則故事顯然頗堪尋味，徐美生之姊「才十餘

歲」，如同張慶孫之女尚能「望其成立」，且本人心中對於代死也並不情願，但受到祖父母

魂靈的撻楚而無法忍受，最終答應代弟弟而死，明顯與第一則故事產生扞格。第三則故事

係由俞樾二兒婦所轉述的親身經驗，將幼妹之亡視為己身之存的代價，我們雖然無法得知

姚氏內心對此事的感受，但我們卻進一步看見了姚氏母親的話語，明顯也與第一則故事有

所不同。 

俞樾為何記錄此三則故事？這一問題必須從俞樾的評斷語句中加以判別。俞樾的話語

雖然僅只是簡單地以《尚書・金滕》中周公期望代武王而死一事作為例證，藉以證明代死

一事古已有之，但俞樾卻認為「俗儒」並不了解〈金滕〉的實際意涵，例如孔穎達（574-

648）對於代死一事，顯然就與俞樾抱持不同看法： 

 
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

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

已來，何患不為？」玄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

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

為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為此者，自申臣子之心，

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為之。30 

 
如依照孔穎達觀點，顯然所謂代死一事根本為子虛烏有，《尚書》所載在於突顯周公臣子

                                                        
30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年），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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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的「忠」，以及藉由禱詞以表達「孝」的一面。31不論俞樾所批評的俗儒是否就是孔穎

達，回到《右台》所述，顯然俞樾認為代死一事所以成立，便是依據故事中勞氏、徐美生

姊，以及二兒婦姚氏的親身經驗而來。 

孔穎達將典籍拆解為「事」與「理」的兩個層面，事之真贗並不妨礙理之傳述；但是

對於俞樾來說，「事」之傳述將影響「理」的認識，因此對事物的認知與理解，實際上也

與我們如何敘述一則故事有著密切關係。32我們應該注意到，俞樾將三則故事一同放置在

「代死」這一主題下所產生的不同可能性，尤其是三則故事內在的倫理價值顯然存有高度

衝突，第一則故事呈顯了作為妻子與母親的勞氏之用心，但後面兩則故事卻在敘述之中呈

現了另外一種近乎於殘忍的閱讀感受，在「不情願」與「無所知」的情況下，徐美生之姊

與姚氏幼女顯然成為了替代品，但作為一種驗證代死現象之實存的鄉俗知識，顯然都藉由

敘事的連續資訊呈現，加以證明了其存在的必然性。 

由此觀之，慈谿靈山寺的故事通過《中庸》作為驗證之語而肯認了地方風俗的價值，

那麼這一則代死故事便是通過親身經驗去證明過往典籍所具備的事實意涵。同時也回應了

俞樾於《右台仙館筆記・序》中所提及的重點：「不古訓之是式，而惟怪之欲聞」。藉由《右

台》中對於「理」的觀察，我們當可有更深入的理解： 

 
光緒辛巳歲（1881），花農與倪儒粟茹及孤山寺僧本慧同至俞樓，於樓後山上西爽

亭小坐。既下山，僧自後招花農曰：「來看，來看！」花農視之，見松樹上一蛙，

淺緑色，竟體滑澤如碧玉琢成，無磊砢之狀，與常蛙異。儒粟曰：「此非金華將軍

邪？」僧點首曰：「無多言。」次日，花農至右台仙館以告余。按杭城湧金門內之

有金華將軍廟，舊矣。據《咸淳臨安誌》，神姓曹，名杲，真定人，仕後唐為金華

令。吳越王擢守婺，錢氏入朝，委以國事。杲即城隅浚三池，曰湧金。既歿，民為

立祠池上，此固有功烈於民，宜在祀典者也。其神乃化身為蛙，何邪？然鬼神之事

有不可以常理測者。即如黃河之神，化身多為蛇，見於記載，登之奏牘。同年生薛

                                                        
31  古育安：〈試論清華簡〈金縢〉的「爾無乃有備子之責在上」〉，《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 4 輯

（2014 年 6 月），頁 37。 
32  高桂惠、賴信宏、呂柏勳皆針對志怪書寫如何被驗證提出看法，高桂惠從敘事話語角度提出了想像

與認識對於讀者理解志怪書寫的意義，並且提及志怪書寫如何創造新的經驗世界之可能。賴信宏則

指出作者的「認知控制」往往會使讀者受到導引。呂柏勳進一步透過「志怪徵驗」的話語構設，強

調故事本身就是一種對知識的徵驗形式。三人說法可見高桂惠：〈《聊齋誌異》禮物書寫探析——細

讀〈鳳仙〉與〈醜狐〉〉，《文化越界》第 1 卷第 7 期（2012 年 3 月），頁 1-21。賴信宏：《《聊齋誌異》

主體意識的呈顯與構設》（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 年），頁 99-102。呂柏勳：

《中晚明志怪筆記的博物與知識向度》（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21 年），頁 118-
121。 



錄異‧評述‧憶舊：俞樾《右台仙館筆記》的書寫動機與敘事策略 

 

- 93 - 

世香孝廉訪，河南靈寶人也，嘗語余云：「黃河神，有大王，有將軍。每見形，則

官吏必以盤承之，大設牲牢，廣陳優戲。蛇在盤中端然不動。其蛇有大小，小者大

王，大者將軍。大王蛇不過尺許，頭外尾內，其直如矢，雖至數日之久，小有轉側，

而終不易其方。將軍蛇，或數尺，或丈餘，蟠曲如糾纆，首則昂然上出，而不見其

尾。大王蛇必居盤中，將軍則稍偏焉。數日後輒失所在，莫知何往。河工官吏及濱

河之民，咸崇奉之，無敢褻視。有所謂栗大王者，乃國朝栗恭勤公，其神亦蛇也。」

然則金華將軍之為蛙，何異之有？推而上之，知古書所載，如伯鯀為黃熊，望帝為

杜鵑，女娃為精衛，欽䲹為大鶚，蓋亦理之所有。一孔之儒，固不足以知之。（頁

432-433） 

 
俞樾首先述及徐琪（？-？）與倪茹（？-？）的親眼見證，通過俞樾的徵引可以知曉金華

將軍的由來，但其事蹟與碧綠青蛙的關聯並未獲得交待，俞樾僅是藉由青蛙的出現來闡明

神祇的化身千變萬化。在青蛙之後，薛世香（1816-？）的說法再度驗證了俞樾的論斷：

「鬼神之事不可以常理測者。」黃河之神化身為蛇，同樣也缺乏相關連結，但是地方風俗

卻因為「眾崇奉之」而有了根基，俞樾進一步推及古書所載的歷史知識，再一次展現了與

前述故事類似的敘述策略，並且於最後利用「理之所有」的判斷語句否定了一孔之儒的見解。 

然而，俞樾在《右台》中並非對所有知識都能抱持著「理之所有」的態度來面對，在

他筆下，猶豫、游移、不確定的困惑也頗為常見。例如卷 4 敘述產俗一事，俞樾便表現出

了理之不可解的疑惑： 

 
維揚王氏婦，孕六月矣。適有鄰貓來攫其籠中之鳥，婦起逐之，仆於地，震動胎氣，

勢甚危殆。一鄰媼曰：「可速覓一二紙過期不贖之當票，燒灰和開水服之，則胎即

安矣。」如其言，果無恙。夫過期當票，已成廢紙，乃有安胎之妙用，其理不可解，

亦見天下之無棄物也。（頁 112） 

 
這則故事中，我們看到俞樾藉由王氏婦的事例指出安胎鄉俗的存在，至於其中因由為何，

俞樾並不強加解釋，而僅是通過「理不可解」將之懸置不論。而在卷 15 中，我們也看到

了俞樾對於理之不可究詰的觀點： 

 
《列女傳・母儀篇》云：「古者婦人妊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此特言

胎教之法耳。《博物誌・雜說篇》云：「婦人妊娠，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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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不可見兔，令兒唇缺；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此則近於避忌之說，然

犯之亦未必遽驗也。獨湖北婦人妊子避忌最甚，有所謂換胎者，言所見之物，入其

腹中，換去其本來之胎也。故婦人妊子，則房中所有人物畫像，悉藏弃之。或以針

刺其目，云其目破，即不為患矣。有一婦臥室縣一美女像，及生子，厥狀肖焉。美

女屈右臂，伸三指，作指物狀，此子亦屈右臂，伸三指，終身如此。又一婦偶觀優，

及生子，頭上有肉隆起，如戴高冠，兩耳旁各有肉一片下垂，如以巾冪之者然。因

憶觀優時，有優人之冠如是，爲其換胎矣。其地每有遊僧，擔荷衣裝，乞食村落，

擔上有彌勒像，此則尤在所忌。孕婦見之，生子必肖彌勒像矣。故此僧所至，村人

輒噪而逐之。孕婦或不及避，猝與相遇，則坐地上，自解其履，以左履換至右足，

右履換至左足。此僧亦必將所荷之擔，從右肩換至左肩，從左肩換至右肩。如此相

持，及人眾咸集，逐此僧去，乃得無事。其理真不可究詰也。（頁 417-418） 

 
在金華將軍的故事中，俞樾認為「鬼神之事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但藉由事物的徵驗與典

籍的翻查，尋找可以佐證的知識材料，進而強調「理」存在的必然性。不過在後續兩則有

關產俗的故事中，俞樾或是簡單提出理不可解的疑問，或是通過典籍知識的證據，指出胎

教與避忌之說本已有之的事實，只是究竟如何發揮作用，則無法詳加究詰。由此觀之，俞

樾的態度與其前輩紀昀並沒有太大區別，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針對翰林院的一些

禁忌之說也有相同心態。33我們必須辨明，俞樾與紀昀都承認確實有一個具有知識意涵的

「理」存在於事物或行為之中，只是其運作方式與原則究竟為何，在他們看來卻是難以解

釋的，恰恰是這種游移與矛盾的態度，突顯了他們對於知識的保留與謹慎。 

綜上所述，俞樾對於地方鄉俗的處理在「惟怪之欲聞」的原則下加以運作，不僅將其

可「解釋」的對象與事物納入知識體系的運作之中，同時也藉由存錄的方式將無法確定的

知識加以留存。王東杰對於清代志怪作者面對奇聞逸事的態度區分為兩類，其一為存而不

論，其二則是將信將疑。34質言之，這兩種心態在文人筆下通常存在著混淆的狀態而難以

區別，例如俞樾對於人死之後是否真有陰間無常前來勾攝魂魄一事便難以確認，僅只是提

出連續的問句後留下了「姑記之」一語以保留他的困惑（頁 133）；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嘗

試將書寫與記錄的意義抬升，擱置信與疑的判斷方式，有意識地將《右台》書中所載知識

轉移至另一種價值結構中，例如他面對民間扶箕之風俗的判斷，便認為：「余雅不信扶箕

                                                        
33  清・紀昀：「翰林院堂不啟中門，云啟則掌院不利。癸巳開《四庫全書》館，質郡王臨視，司事者啟

之。俄而掌院劉文正公、覺羅奉公相繼逝。……此必有理存焉，但莫詳其理安在耳。」詳見清・紀

昀著，韓希明譯注：《閱微草堂筆記》，卷 20，頁 1559-1560。 
34  王東杰：《探索幽冥：乾嘉時期兩部志怪中的知識實踐》，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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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術，然如此等事，雖近無稽，而有足勸孝。稗官小說，何妨妄言而妄聽哉！」（頁 192）

事實上，小說勸孝、有益風世之言本已是文人在書寫小說時經常採取的一種辯護言詞，但

《右台》卻在傳統的修辭語句中，藉由經驗證詞與留存疑問的方式，挪動了傳統的知識邊

界，儒家知識體系與倫理價值不再只是與地方風俗呈現對立與衝突，而有更多轉化、接納

與妥協的可能性。 

四、憶舊：鬼魂敘述的情感意涵 

前述日本異聞集中於第 12 卷，然而在敘述完海外故事後，俞樾視角轉而投向故鄉與

親族，連續述寫了十則與己身密切相關的故事，形成了《右台》中頗為奇特的現象。這十

則故事不乏俞樾親族與故鄉的幽冥故事，而在俞樾的敘述中，原本過往志怪敘述傳統中，

鬼魂所代表的怪異存在與幽冥想像也產生了變化，35展現了《右台》濃厚的情感意涵。 

事實上，韓瑞亞曾經敏銳地注意到俞樾晚期著作中所記載有關親族、友朋與學生之間

的言談，在一篇介紹《茶香室叢鈔》的文章中，她也提到了《右台》回憶親族的書寫特性，

並且進一步比較《右台仙館筆記・序》與《茶香室叢鈔・序》，指出二者之共同性質： 

 
俞樾《右台仙館筆記》收錄了作者晚年記錄的故事、傳說與奇特事件。故事取材於

記憶，或者從其朋友、親族中聽聞收集而來。……在閱讀完《茶香室叢鈔・序》後，

我才發覺這本書（即《右台》）是以他妻子埋葬之所旁的房子所命名的。這本書成

為他失落時的安慰，即使書中所記與他妻子無關。無論是《茶香室叢鈔》或《右台

仙館筆記》，這些書都成為一種紀念儀式。36 

                                                        
35  劉苑如針對六朝志怪中的鬼怪敘述之討論，已然提及六朝志怪寫情之詩性特質，所據文本主要是〈北

海道人〉、〈李少翁〉等篇，然此類故事之敘述除了表達寫情意涵外，也隱含對於事件真實性的證明，

以及回歸現世之秩序與常道的追求。林淑貞對於六朝志怪之鬼魂敘述，主要集中於鬼魂跨越冥界與

人遇合以及果報思維的闡發。然而俞樾對鬼魂敘述的處理，實際上都與其親族有著密切相關，而在

見鬼與否的相關敘述中，其情感表述亦與六朝志怪有所不同。相關討論見劉苑如：〈形見與冥報：六

朝志怪鬼怪敘述的諷喻——一個「導異為常」模式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9 期（2006 年

9 月），頁 1-45。林淑貞：《尚實與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蘊》，頁 43-46、171-174。 
36  Rania Huntington, “The Tea Fragrance Chamber” in Betsy Hearne and Roberta Seelinger Trites, ed, A 

Narrative Compass: Stories That Guide Women’s Live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pp. 2-4. 此外，韓瑞亞 2018 出版 Ink and tears : memory, mourning, and writing in the Yu family.
一書，針對俞樾著作與其妻子之關係，乃至藉由書寫回憶其妻子有更為縝密的討論，其中有關《右

台》處也指出該書編纂背景涉及其妻子之亡逝，其中亦包括本文所討論之幾則與姚夫人相關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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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注意的是，俞樾經常與其妻子姚夫人一同談論各種小說作品，這些談話紀錄皆可見於

《小浮梅閒話》之中。書前小序更仔細描述二人談話情景：「余曲園之中，有曲池焉。曲

池之中有小浮梅檻，僅容二人促膝。夏日，余與內子坐其中，因錄其閒話，稍有依據者，

為一編云。」37通過「錄其閒話」一語，不難注意到俞樾動筆撰寫《右台仙館筆記》，並且

在書中追述親族及姚夫人過往相處回憶，實際上也與兩人從前相處模式有著密切聯繫。俞

樾動筆撰寫《右台》，當在其安葬姚夫人與完成《曲園雜纂》、《俞樓雜纂》之後。《茶香室

叢鈔》則完成更晚，俞樾也面臨了更多的人生變故： 

 
茶香室者，內子姚夫人所居室名也。余旣葬夫人於右台山，自營生壙於其左。又於

山中築右台仙館，卽署此三字於臥室中。余每至杭州，或居湖樓，或居山館。其在

山館，輒以茶香室為寢處之所。因思夫人曩時每流覽書籍，遇有罕見罕聞之事，必

以小紙錄存之，積至六七十事。然以見書不多，不能時有采獲。且其所謂罕見罕聞

者，或實亦人所習見習聞焉。久之意倦，又久則拉雜摧燒之矣。余自夫人之亡，逾

二年長子殞焉；其明年又有次女繡孫之變。骨肉凋零，老懷索寞，宿痾時作，精力

蓋衰，不能復事著述。而塊然獨處，又不能不以書籍自娛。偶踵夫人故習，遇罕見

罕聞之事，亦以小紙錄出之。積歲餘得千有餘事。不忍焚棄，編纂成書。嗟乎！余

腹中之笥無以遠過乎夫人，安知吾所謂罕見罕聞者，博雅之士不習見之而習聞之

乎？書成，名之曰《茶香室叢鈔》，謂是吾之書可也，謂是夫人之遺書亦可也。光

緒癸未（1883）端五日，曲園居士書。38 

 
透過俞樾所述，我們可以明確知道《茶香室叢鈔》作為俞樾與姚夫人情感見證，同時也是

俞樾遭逢一連串的親族亡故打擊之後的回憶與紀念之舉。根據《俞曲園先生年譜》以及前

述序文可知，姚夫人卒於光緒 5 年（1879），而前一年，俞樾也送走了自己的母親姚太夫

人。39此外，在《右台》完成的光緒 7 年（1881）八月，俞樾長子俞紹萊也於天津過世。

隔年，將長子葬於姚夫人之塋左後，同年十二月，俞樾再次失去了他的次女俞繡孫。在親

                                                        
然韓瑞亞討論重心在於俞樾詩文、筆記的記憶特質，對於《右台》整體之敘事策略與志怪敘事的轉

化則少有論述。相關討論見 Rania Huntington, Ink and Tears : Memory, Mourning, and Writing in the Yu 
Famil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ʻi Press, 2018), pp. xviii-xxi, 28-29, 43-45. 

37  謝超凡：《小浮梅閒話箋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2。 
38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序》，收入趙一生主編：《俞樾全集》第 20 冊，頁 1。 
39  徐澂編：《俞曲園先生年譜》，收入趙一生主編：《俞樾全集》第 32 冊，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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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陸續亡故之後，俞樾完成了 16 卷的《右台仙館筆記》。 

事實上，我們在《曲園自述詩》中也可以看到類似表述。《曲園自述詩》可謂俞樾對

自己生平經歷的自傳詩句，且每首皆附有相應解釋，說明為何而作。其中有三首詩對於《右

台》的撰成有清楚說明： 

 
自為亡婦築新塋，又築山中屋數楹。卻怕空山太孤寂，更營書冢伴柴荊。是年，於

右台山買地築屋一區，是為右台仙館。又於門外築書冢，埋余所著書之稿。 

清閒山館儘徜徉，翁媼居然共一堂。尚有綺疏遺恨在，特教臥室署茶香。右台仙館

中，設二位，左曰曲園先生，右曰曲園夫人。嘗戲語同人曰：「安知異日不為右台

山中土地公婆乎？」茶香室乃姚夫人所居室名，余右台仙館臥室，即襲其名，命長

女錦孫書之。 

仰看山雲俯聽泉，晨昏仍不費丹鉛。右台仙館茶香室，私冀書傳地亦傳。余既葺右

台仙館，乃著《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而《茶香室叢鈔》亦託始於是年。今續鈔、

三鈔次第成書，凡八十卷。又有《茶香室經說》十六卷。40 

 
在這三首七絕中，可以注意到俞樾對姚夫人的感情深刻，甚至在妻子亡故之後，深怕空山

太過孤寂，而另外營造書冢陪伴。同時，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另外一個與《右台》成書有密

切關係的因由，對於俞樾來說，最重要的目的在於「書傳地亦傳」。由此觀之，《右台》與

右台仙館之間的關聯性並不僅只是以地名為書名的關係而已，這個地方之所以具有意義，

並且希望能夠廣傳，其實還是因為姚夫人葬於此處的緣故。 

質言之，俞樾對於自己所居住的右台山極為重視，而在《右台》第 12 卷的日本異聞

之後，接續十則故事與俞樾自身相關的故事中，第一則故事也發生在右台仙館，該則故事

採取了傳統志怪的敘述，將鬼魂與疾病相互連結。41俞樾首先提及《夷堅志》中所載瘧有

鬼則可往他處躲避之法，藉此聯繫到他與從者余德在光緒庚辰（1880）初冬居住於右台山

館的回憶。余德因染上瘧疾，選擇某日將桃葉「置諸髮際」，沿著蘇堤、淨慈寺、雷峰塔

的路線而走，並將桃葉放置諸地，待至薄暮而「瘧果不作」。（頁 338）在此則故事之後，

俞樾回憶自己四歲（1825）時候遷居臨平，於該地居住十二年後見到孫氏子的情形。 

                                                        
40  清・俞樾：《曲園自述詩》，收入趙一生主編：《俞樾全集》第 30 冊，頁 26-27。 
41  盧秀滿討論唐人小說載錄之鬼祟故事內容時，針對鬼祟與疾病之間的關係做了歷史爬梳。從原始鬼

神崇拜與巫覡文化將疾病視為鬼神作祟，到《搜神記》、《廣異記》的相關敘述中，都可以看到鬼祟

與疾病相關連的傳統疾病觀念。詳見盧秀滿：〈鬼祟之因與治鬼之術——以唐人小說所記載之鬼祟故

事為探討中心〉，《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10 期（2011 年 9 月），頁 1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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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四歲時，自德清南埭舊居遷臨平之史家埭，賃戴氏樓屋三間以居。其東廂樓版下

橫木截斷其一，又以小方紙書「救」字倒黏壁上，不知誰為之，亦莫知所自始。余

家居此凡十二年，一無怪異。惟有孫氏子來，其人甫逾十齡，有羸疾，坐室中，見

有一婦人自東廂徐行至後屋，衣藍布衫，黑布裙。孫問：「此何人？」時太夫人與

同坐，不見也。孫固言之，太夫人往視，杳無所見，笑曰：「汝眼花耳。」孫逾年

即卒，殆衰徵歟！（頁 338） 

 
這則故事從俞樾四歲遷居寫起，其家中雖於遷居之時便已經發現了「救」字小方紙，但顯

然對俞樾一家並無影響，直到十二年後，孫氏子見到了姚太夫人沒有見到的女子，踰年而

卒。前述兩則故事以鬼魂與疾病相互聯繫，瘧鬼之病雖然獲得解除，但是孫氏子在素有羸

疾的情況下，見到了鬼魂，成為了一種「衰徵」，這使得「見鬼」與「衰徵」成為了後續

故事中，俞樾對妻子姚夫人的擔憂。 

在後續數則故事中，鬼魂或現其形，或藉聲響提醒俞樾家人的敘述更是層出不窮，但

卻產生了一些變化值得我們詳細探究。在孫氏子故事後，俞樾敘述姚太夫人居於臨平時即

曾見到欄杆上有一婦人，問之不應，近而不見，只能疑其為鬼。此外，俞樾更提及其妻子

姚夫人「生平見鬼尤多」，提供我們有關俞樾親族與鬼魂的連結： 

 
其仲姊適戴氏，戴氏居湖州，夫人往省之，時甫十餘齡，未嫁也。一夕，見屏後一

人行走，衣聲綷縩，聽之了了。視其面貌，則其仲姊之兄公也，歿數年矣，從容登

樓而去。夫人自言：「所見之鬼，未有如此親切者。」（頁 339） 

 
姚夫人所見鬼魂為其仲姐丈夫之兄，鬼魂的現身給予姚夫人「親切」之感，這使得鬼魂不

再只是可怖形象，更與家族親緣相互連結。有意思的是，待俞樾遷居臨平乾河後，姚夫人

更屢有所見，只是「不為余言」，展現了姚夫人體貼俞樾的另外一面。同治壬戌歲（1862），

俞樾舉家北行避寇，搭乘輪船至天津，姚夫人便曾經指出舟船中「有鬼無數」，然而在該

則故事最末，俞樾所建之春在堂落成，舉家遷入後，姚夫人主動向俞樾指明：「此屋平安，

吾無所見」。事實上，姚夫人的見與不見，在俞樾與門人馮夢香（？-？）的討論中，便與

「衰徵」密切相關： 

 
余嘗與門下士馮夢香孝廉言之，且云：「內人秉質素弱，此即其衰徵也。」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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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鬼本在天地之間，與人並行而不悖。人茍秉氣至清，眸子瞭然，則自足以

見之。其前之有所見也，非衰也，乃其盛也；後之無所見也，非盛也，正其衰也。」

夢香之言如此，或亦一理乎？余神識早衰，近益昏毦，雖視人之須眉且不甚了，宜

其不足以見鬼矣。（頁 339） 

 
俞樾認為姚夫人之所以能見到鬼魂，是因為「秉質素弱」，所以是一種體弱的表現；然而

馮夢香卻抱持相反意見，認為人與鬼其實同存於世，氣盛之人因為「眸子瞭然」，自然可

以見到鬼魂；反之，才是衰徵的表現。據此以觀，姚夫人能夠見到鬼，是因為她的身體強

健而氣盛，若無法見鬼才是真正的衰徵。針對馮夢香的觀點，俞樾並未有直接判斷，反倒

是轉而強調自己神識早衰，正「宜其不足以見鬼」，顯然這也與姚夫人「不為余言」的態

度一致。然而，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是，這段對話所連結的是姚夫人一生見鬼無數的

經歷，真正的衰徵不是顯示於見鬼，而是顯示於氣衰後不能見鬼，此一氣衰之言的真正含

意，恰是對應於姚夫人的亡逝。 

有關姚夫人亡逝後的情景，俞樾並非直言姚夫人逝後情景，而是藉由他與姚夫人對於

見鬼與否的諸多事件中娓娓道來： 

 
道光戊申年（1848），余時館於休寧汪村。是年秋冬間，附近數十里中，每夜有鬼

哭聲，無人不聞之，然余竟未嘗聞也。生平於鬼，不聞其聲，不見其形。惟咸豐庚

申年（1860），避兵至上虞舅氏。姚平泉先生為上虞校官，新捐館舍，其家猶居署

中，止余宿於花廳。至三更時，睡眼朦朧，見一婦人趨而過。夜深安得有此，或是

鬼歟？光緒己卯年（1879），內子姚夫人卒，余感念不已，冀有所見，而竟杳然，

雖每夕必夢，然止是《周禮》所謂思夢耳，非果其魂魄之入夢也。庚辰歲（1890），

余獨宿右台仙館中，夜不成寐，力行余所謂枕上三字訣（見《俞樓雜纂》）。甫欲交

睫，輒為一蟁所擾，余甚苦之。念近來飲食減少，精神衰苶，惟恃夜枕尚安，故尚

可支持，若今夕不寐，明日必大委頓矣。俄而蟁又集於面，余正無如何，蟁忽嚶然

一鳴，若被人擊者，從此寂然。余嘆曰：「夫人有靈，為我撲殺此蟁矣。」（頁 340） 

 
姚夫人逝後情景的敘述是先以俞樾坐館於休寧汪村，不時聽村人提及半夜必聞鬼哭之聲，

而自己卻「未嘗聞」的舊事為開頭，強調自己「生平於鬼，不聞其聲，不見其形」。其後

則接續到咸豐庚申年（1860），俞樾為躲兵禍而避居上虞舅氏，於夜深之時睡眼朦朧之際

見有人影，而有「或是鬼歟？」的疑問。兩次回憶與前面俞樾提及自己無法見鬼，姚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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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之亦未相告的往事有了密切聯繫。以此觀之，幼年不曾見鬼的俞樾，即便在二十八歲壯

年之際也不曾聽聞鬼哭，當他娶了姚夫人之後，姚夫人曾經數度向他提及鬼魂之事，但俞

樾對於鬼魂之事仍未有接觸，但鬼魂並非全然可懼，而有可能是親近之人的魂魄回返；待

至俞樾四十歲，為了逃避兵禍而寓居上虞時，他終於有了一次與鬼魂的可能接觸。這次的

接觸似乎成為了一個契機，尤其在姚夫人亡逝之後，俞樾與鬼魂的連結似乎在他的敘述中

有了變化，他期待的是姚夫人的入夢，亦即那可親鬼魂的回返。因此俞樾不僅希望能見到

姚夫人的魂靈，更在受到蚊蟲驚擾之際，見到蚊蟲「若被人擊」，認為是姚夫人現身驅蚊，

能夠與姚夫人魂靈相見，即是遭逢亡妻悲慟的俞樾最為深切盼望之事。 

事實上在姚夫人逝去後，俞樾曾經寫了一封信給她，題作「與亡室姚夫人」： 

 
一別之後，五月有餘，悁悁之情，不以死生有殊，想夫人亦同之也。……吾即營生

壙於夫人之左，同穴之期當不遠矣。日前曾夢與夫人同在一處，外面風聲獵獵，而

居處甚煖，有吾篆書小額曰「溫愛世界」，斯何地也？豈即預示我墓隧中風景乎？

蘇寓大小平安，勿念，西南隅地已造屋三間，屋外竹籬茅舍，亦楚楚有致。俟落成

後夫人可來，與吾夢中同往觀之。42 

 
姚夫人於己卯年（1879）逝世，假若真如馮夢香所言，鬼與人可「並行而不悖」，俞樾信

中所寫下的期望自然也就與《右台》中一系列的鬼魂故事有了更緊密的聯繫。值得注意的

是，《右台》第 16 卷中也有一則述及姚夫人亡故之後的敘述，描述俞樾在埋葬姚夫人三日

之後，「有蝶見於墳塋，黑質而黃章。越三日，又見，亦如之。」俞樾自己也認為這現象

「亦可異也。」饒富深意的是，該則敘述實際上正好接續在前文引述有關金華將軍事之後，

俞樾於該則故事中更指明其曾作〈金華將軍〉詩，中四句云：「我泛餘不溪中舟，疑有神

人來同遊。我築右台山下壙，疑有仙蝶來送葬。」（頁 434）餘不為俞樾出身之德清古名，

藉由故鄉與故人連結起異事的敘述，使得《右台》宛如一部憶舊之書。 

事實上，所有記憶在懷念對象亡逝之後都更加清晰，例如在其後一則故事中，追憶的

對象從姚夫人擴及了他們曾經豢養的一隻長毛小犬： 

 
余家於咸豐戊午（1858）、己未（1859）間，賃居吳下石琢堂先生之城南老屋。屋

有五柳園，頗具泉石之勝。園西南隅有小樓三間，或言有狐居之，然余輩時往來其

上，無所見也。時蓄一小犬，毛長被地，尾短足庳，形狀可喜，性又靈警，聞呼即

                                                        
42  清・俞樾著，張燕嬰整理：《春在堂尺牘》（南京：鳳凰出版社，2020 年），頁 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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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姚夫人極愛之。一夕忽失犬，大索不獲。疑自大門逸出，咎閽者失於伺察，閽

者力言未見其出。次日清晨，園門甫啟，犬即躍出，蓋在園中也。然是夜實於園中

遍索之，何未之見歟？疑為狐所匿，殆知人愛此犬，聊與為戲耳。庚申（1860）之

亂，余舉家出奔，每一人登輿，犬必送至輿前，夫人猶命守屋者善視之。及城陷，

犬與守屋者俱死。余後與吾兄福寧君言之，且曰：「是皆死於其職者也。」福寧君

笑曰：「然則宜有恤典。」余曰：「有之。余有〈憶舊遊〉詞，後半闋云：『金閶更

回首，只蔓草荒煙，碎瓦頹墻。碧血埋何處？嘆蒼頭黃耳，都化磷光。』所以褒贈

之者至矣。」（頁 341） 

 
在這一則故事中，長毛小犬深受姚夫人喜愛，而小犬的失蹤事件以及俞樾舉家離去之際的

親暱之舉，顯然都加深了他們對於小犬的回憶。當他們重返臨平時，俞樾所寫的〈憶舊遊〉

詞不僅是褒贈之語，同時也是對過往回憶的重新擷取。事實上，除了他們豢養的長毛小犬

因為兵亂而與守園者同死園中，俞樾於癸卯（1843）鄉試時寓居讀書的永平庵也因兵亂遭

到破壞： 

 
仁和臨平鎮有永平庵。道光某年，忽傳庵中地下硿硿有聲，一時人皆往看，市廛為

空。或曰其中有寶物，或曰是將出蛟。余時年尚幼，聞之惴惴焉。一兩月後，往看

者日少，人言亦稍息，後無他異。然究莫明其故，不知向來如此，至是始為人覺邪？

抑向不如是，而是年忽有聲也？有議掘而窮其異者，然皆畏之，莫敢發也。至癸卯

鄉試之年，余讀書庵中，問之於僧，僧導至此室中。室乃泥地，既無磚石，亦無木

版，以足蹋之，厥聲隆隆，如撾大鼓，疑其下必空也。（頁 341） 

 
俞樾幼年遷居臨平時即已在永平庵中讀書，幼年時更聽聞庵中有異物居住地下，致使不時

發出聲響，消息雖盛但無法驗證也就為眾人所遺忘。待至俞樾壯年之際準備鄉試時，才又

想起童年回憶，並且嘗試找出地下發出聲響的原因，雖然終究一無所獲，僅留推測之詞。

待他於兵亂後重新回到臨平，蔓草荒煙所掩蓋的不僅是俞樾他們居住的老屋，同時也有永

平庵：「兵燹之後，此庵已鞠為茂草，想瓦礫之中足音久絕，亦不能更發此聲矣。」（頁 342）

無法相見的魂靈以及埋葬於荒草下的庵舍，僅能透過俞樾的文字重新被召喚，縱使無法收

驗證之效，但對於此時的俞樾而言，通過文字而使鬼魂化為實有，或是將過往美好回憶重

新勾勒，更像是一次又一次的召魂書寫。 

綜上所述，通過俞樾一連多則有關見到鬼魂與否，以及希望能與姚夫人魂靈相見的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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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我們看到了喪妻之後，俞樾孤身處於右台山館中，藉由不斷努力回憶他在臨平的往事

來悼念他無法再度見面的妻子，以及因為兵燹而不復往昔面貌的故鄉。事實上，故鄉向來

是我們所依戀的地方，也是記憶所繫之處，故鄉具有意義是因為我們與它有著情感聯繫。

這種情感回憶在俞樾筆下成為了一種召喚機制。更進一步言，《右台》第 12 卷之所以在一

連述寫十三則日本異聞之後，接續呈現了大量有關俞樾幼年時光、臨平故鄉，以及亡故妻

子的回憶，不論筆下所述之鬼魂為真為幻，在俞樾看來都並非第一要緊之事，而是他能否

藉由回憶重新與故鄉、與妻子有所聯繫。質言之，俞樾對於日本與臨平的處理應該視為一

體兩面的結果，理解與認識日本並不只是一種單純的異聞介紹，同時也是將其轉化的經驗

理解，而當海外世界成為一個新的認識對象後，我們怎麼重新回視自己所身處的故鄉並賦

予其情感聯繫，43也就成為我們思考志怪敘述在俞樾筆下如何轉變的具體實踐。 

五、結語 

過去學者大多從俞樾繼承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的角度，指陳《右台》在勸懲意旨上

的延續意涵，或是就其述異表現論述傳統志怪敘述範式在晚清的發展特質。本文嘗試從俞

樾在 1880 年代前後所面臨的家庭變故與《右台》的成書原因，觀察《右台》載錄異聞、

評述風俗、追憶親舊之敘事策略的特殊性。 

本文指出俞樾認識異聞、評述風俗的方法並不拘泥於單一視角，他對其見聞的敘述經

常伴隨著批判眼光，進而具備了重新解釋與調整的可能性。這一態度首先表現在他對日本

異聞的吸納，他一方面通過舊有的知識體系去吸納、轉化海外異聞，一方面卻也承認彼此

存在著不同之處；其次則是對地方鄉俗的詮解，俞樾對於惡俗固然採取批判視角，但他也

會從實際的運作中尋找鄉俗的意義，展現了一定程度的開放與謹慎態度；最後，俞樾處理

鬼魂敘述時所展現的情感意涵，實際上是一種追憶書寫，卻也進一步改變了傳統志怪的敘

述模式，不僅對於自己成長故鄉的重新認識，對於人鬼雜處的重新看待，更嘗試提供情感

的連結。 

綜言之，本文對俞樾《右台》的考察，一方面從異聞的吸納觀察其理解海外異聞的方

法，在強化傳統志怪敘述的同時，將其故鄉風俗鎔鑄其中；另一方面，藉由俞樾對於鄉俗

的書寫，當可指出地方風俗與傳統儒家價值體系間的互動關係，進而呈現出俞樾接受態度

                                                        
43  美・段義孚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年），

頁 12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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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調整與妥協。此一視角也突顯了俞樾對自身故鄉的回視，觀察其追憶往昔的敘事特色，

在其親人相繼亡逝的 1880 年前後，《右台》的成書不僅展現了其文人筆記的特色，同時也

是一種紀念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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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Yu Yue’s Youtai Xian Guan Bi Ji, with a focus on his re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strange tales. It analyzes three narrative strategies 
employed in the text—recording, commentary, and reminiscence—to investigate Yu Yue’s 
motivations for writing, as well as his continu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zhiguai 
genre. The study first explores Yu Yue’s recep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Japanese strange tales, 
highlighting how he integrates these foreign accounts into his scholarly framework, thereby 
demonstrating an active process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t then examines how 
Yu Yue engages with local customs and folk beliefs, showcasing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hrough 
detailed recording, citation, and commentary. Finally, it discusses how Yu Yue invokes the 
memories of family and hometown through ghost narratives, expressing deep nostalgia and 
personal emot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y employing the strategies of recording foreign 
anomalies, critiquing local traditions, and reminiscing about kinship, Yu Yue not only preserves 
the zhiguai literary tradition but also innovates it by incorporating external cultural elements and 
personal sentiment, thus creating a distinctive narrative style characterized by both innovation 
and emotional articulation. 

 
Keywords： Yu Yue, Youtai Xian Guan Bi Ji, strange sriting, remembrances 

 
Bulletin of Chinese. Vol.78, pp. 77-110 (2025) 
Taipei：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TNU 
I S S N ：  1 0 1 9 - 6 7 0 6 
DOI：10.6239/BOC.202512_(78).03 



國文學報第七十八期 

 

- 110 - 

 
 


	（收稿日期：114年1月9日；接受刊登日期：114年2月24日）
	Recording the Strange, Commenting, and Reminiscing: The Writing Motivation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Yu Yue’s Youtai Xian Guan Bi Ji

